
军 工 圈

点评军工圈里的人和事

■本期观察：曾梓煌 薛子康 何 润

保障天地

电影 《永不消逝的电波》 中，有这样一个片段：昏暗的
阁楼上，我党地下电台联络员李侠正在拍发电报，而他的妻子
则站在窗前，神情紧张地向窗外张望。即便如此，电台发出的
电波还是被敌特分子截获破译，李侠最终遭到逮捕，并被敌人
残忍杀害……

电影情节扣人心弦，自无线电发明并用于军事通信以来，

发生在电磁空间“没有硝烟的战争”从未停息。保证无线电通
信的可靠性和安全性，成为该领域众多科研机构及军工企业孜
孜追求的目标。

在我国，有一家与共和国同龄的军工企业，他们本着“姓
军为军”的初心，在一代代军工人的接力攻关下，实现了军用
通信装备核心技术的跨越式发展。

除了数据参数，更要

紧盯战场环境——

技术先进不代表性

能可靠，仗怎么打产品就

怎么研发

几年前，这家企业研发团队在赴
部队调研时，一名通信连班长提出的
通信装备问题，深深刺痛了团队负责
人陈学恒的心——
“配发的电台遇到障碍物遮挡时，

通信效能便会下降。我们只能冒着枪
林弹雨，去开阔地域进行通信保障。”

重视了性能参数，却忽视了作
战需求，这样的情况让陈学恒彻夜
难眠。
“改！马上改！”调研结束后，陈

学恒将自己的改进方案摆在公司领导
的桌上。公司领导立即决定为部队重
新加装通信加强设备，解决实战环境
下通信效能下降的问题。
“仗怎么打，产品就怎么研发。”

从问题中反思，企业上下达成共识：
作为专注军用通信装备研发生产的军
工企业，不但要发挥好自身核心技术
优势，更要着眼作战需求和战场环
境，真正缩短装备性能与真实战场的
距离。

类似这样的问题，企业的另一位
研发人员也曾遇到过——

在一次赴部队调研时，不少官兵
反映，由于装备代差问题，部分新老
型号步战车通信质量不佳。
“如今打仗讲究协同作战，通信不

畅如何能够密切配合？”为解决这一问
题，研发团队进行升级改造，不仅更
新了车内电台，还增加了宽带数据传
输及图像处理等技术。

这一次，研发团队成员满怀信心
赶到部队，他们想现场实测装备，听
听官兵的真实评价。

本以为完美无缺，没想到在测试
环节中官兵并不“买账”。原来，升级
后的车内通信系统设备虽然“五脏俱
全”，但挤占了本不宽敞的车内空间，
用户体验不佳。

这样的经历让团队成员明白了一
个道理：武器装备是一个充满“矛”
与“盾”关系的结合体，需要研发人
员在设计中不断探索创新。

转过思想上的这道弯，研发团队
成员进驻步战车生产厂家进行联合攻
关。半年后，一套实现了硬件模块
化、软件构件化的一体化步战车指挥
通信电子系统诞生，不仅改善了车内
作战操作效能，也确保了车际信息传
输的可靠性。

摆脱技术封锁，必须

靠自主创新——

国防工业决不能受

制于人，自己的装备还要

自己造

大浪淘沙，沉者为金。
在众多军工企业中，他们是老牌

军工厂。1949 年秋，为响应“努力生
产，支援前线，迎接全国解放”的号
召，这家公司的前身国营某军工厂应
时而建、姓军而生。

建厂以来，这家老牌军工企业创
造了无数个“全国第一”。一位部队
领导在视察企业时，这样感叹：“你
们为军队信息化建设作出了不可磨灭
的贡献！”

然而就在几年前，这家老牌军工
厂却面临生存危机期。

随着国防工业快速发展，大量信
息化装备陆续列装部队。与此同时，
以往通信技术中的一些弊端也逐渐凸
显。这预示着一场军事通信技术的创
新风暴悄然来临。
“是沿着国外制定的行业标准跟

跑，还是在自主创新中领跑？”在一次
某新型电台研制的动员会上，从科研

团队到企业管理层，大多数人都选择
了后者。

这一幕，老员工陈志鑫似曾相
识——

上世纪 90年代初，在市场经济的
冲击下，大批军工厂转型生产民品，
许多军用电子元器件几乎全部停产，
企业走到了最艰难的时期。

就在那时候，某型电台研发刚刚
立项。当时，该型电台所采用的核心
技术只有少数几个国家掌握。面对现
实窘境，全体员工誓要将这一型号研
发成功。

立誓易，践誓难。在一无原料、
二无技术、三无人才的情况下，有人
提出不妨像其他军工厂一样调转船
头、离岸下海。

一方面部队亟需装备，另一方面
工厂研制受阻。“是坚守还是转型？”
该型电台项目组负责人迅速作出一个
改变企业命运的决定——背着电台进
京立项定型。

盛夏的北京街头，酷热难耐。项
目组成员背着数十公斤重的电台样
机，来到上级主管业务部门寻求支
持。最终，他们的执着换来了回报，
上级部门决定给他们一次机会。

经过 2年多的艰苦攻关，这型电台
成功诞生。

自己的装备要自己造。从修理到
自主研制，他们走出了一条军用通信
装备核心技术跨越式发展之路。

既要埋头研发，也要

重视用户体验——

装备研发不能想当

然，不妨问问官兵需要

什么

在企业研发中心宣传栏上，有这么
一段文字引人瞩目：“研制电台，同部队
合作更高效。”

某型电台项目负责人王鑫为记者
讲述了这样一则故事——

几年前，在某型单兵电台部队测试
现场，一场暴风雨不期而至。受天气影
响，通信质量下降，从耳机陆续传出嘈
杂的声音。
“开启现场总线控制模式，改善通信

质量。”见状，王鑫赶忙提醒一旁的官兵。
然而，面对密密麻麻的开关和按钮，现场
操作的陆军某部上士徐煜显得手足无措。
“装备是拿给我们用的，为啥弄得

这么复杂？”复盘会上，徐煜不经意间的
提问启发了王鑫：越是科技含量高的装
备，人机交互界面越要简洁明了。

经过 4个多月的研发改进，该型单
兵电台的升级版宣告诞生，复杂的界面
变得简单明了，繁琐的操作改为旋钮和
开关，官兵上手操作更方便快捷。

从短波调幅电台，到野战组建无线
网……研发改进过程中，研发人员都要
前往不同地区不同类型部队，模拟实战
环境、广泛征求官兵意见。

前不久，某型电台进入试验定型阶
段，王鑫再次率队奔赴试点部队展开论
证调研。
“骨架太沉不利于行动”“单兵作战

装具无处放置”“遮布不防水影响使
用”……在陆军某旅座谈时，不少官兵
坦言：虽然电台技术性能好，可是背负
架让人感到“很不得劲”。
“既然有了千里马，为何不配副好

鞍？”背负架是由外包厂家设计的，并非
他们公司的问题。然而，对官兵而言，
背负架问题影响到官兵的作战使用。

调研结束后，王鑫当即拍板：派出
科研人员进驻外包厂家，根据人体工学
重新设计骨架曲线提高背负舒适度，以
碳纤维替代铝合金骨架，以新型防水材
料替代原有帆布，根据实战要求加装卡
扣组件等，解决单兵装具披挂问题。

不久，新式背负架下发部队，得到
官兵的一致认可。
“这奖那奖，不如官兵的夸奖。”王

鑫告诉记者，企业每一项科研成果的背
后，都凝聚着科研人员和部队官兵共同
的智慧结晶。作为军工人，秉承一颗
“姓军为军”的初心，多去军营走一走，
多和官兵聊一聊，多想一想装备缺陷在
哪里，就能打造出符合实战要求、官兵
需求的军工产品。

永不消逝的电波 永不停歇的脚步
■刘明明 郭淑军 本报特约记者 李佳豪

军企发展进行时

关键词：姓军为军

“住的是铁皮房，吃的是硬干粮,冻
得透心凉……”这首打油诗的字里行间
道出押运兵的酸甜苦辣。没有诗意，唯
有远方；以苦为乐，寂寞同行，这是押运
兵的真实写照。数九寒冬，陆军某试验
训练基地的押运兵们踏上征程。

北风呼啸，天寒地冻。上士易炳渊
和战友们清点弹药数目后，小心关上了
车厢大门。未来数十天，押运途中最高
气温不超过零下 10摄氏度，他们要在这
个四面是铁皮的“冰柜”中度过漫长的
押运时光。

伴着汽笛声响，列车缓缓前行。易
炳渊仔细检查弹药箱加固情况，确保万
无一失后，钻进铺在车底板上的被窝，那
是三床棉被换来的一丝温暖。

傍晚气温骤降，寒意往骨头缝里
钻。暖水瓶受不住“冰火两重天”的悬
殊温差，炸碎一地，洒出的热水不一会

儿结成了冰疙瘩。深夜，盖在最上面的
被子冻成铁板，三层被子上面又蒙上了
一层薄薄的霜……

第二天早上，易炳渊招呼战友们吃
饭，他们的口粮已经冻成了“硬疙瘩”。
“放在怀里暖上半小时就能吃，再饿一
会儿吃得更香！”老易对战友们说。这
位南方汉子曾无比向往北国的冬天，而
此刻的极寒天气让他永远无法忘怀。
“这点苦算个啥，没啥不能坚持的，完成
这次任务后我要在热水池里泡上几
天。”他这样给自己打气。

路，伸向遥不可及的远方。穿过白雪
皑皑的崇山峻岭，对于第一次执行押运任

务的官兵来说，一切都是那么新鲜，可时
间一长，周围是铁皮的生活便索然无味。
为了缓解烦闷的气氛，大家喜欢讲笑话，
通常一次押运任务结束，一个笑话能讲五
六次，到最后大家都能背下来。
“押运兵必须突破心理关，守得住

寂寞，学会苦中作乐。”有着丰富押运经
验的该试验训练基地某区弹药库主任
徐峰这样说。

执行押运任务，严格保守秘密，是
押运兵的根本要求。回忆押运经历，下
士李贺告诉笔者，除了在列车行进过程
中每人轮流负责固定哨站岗外，下车带
枪警戒是他们神经最紧张的时候。

“我们押运的是国之重器，不能存
在半点侥幸心理。”临时停车时，最容易
出现意外情况。“有时，一些拾荒者和铁
路沿线的当地人试图穿越铁轨‘抄近
道’，一旦接近押运物资的车厢，我们会
将他们拦下并马上驱离。”李贺说。

对押运兵来说，睡个好觉是一种奢
侈。官兵们告诉笔者，列车停靠的时
间、地点往往不固定，这对他们的工作
提出了更高要求。“有时候我们刚刚准
备睡下，列车就停了，我们就要马上下
车警戒。”下士吕龙说。

为了应对可能出现的突发情况，押
运兵都是裹衣而眠，确保随时醒来、随

时警戒。即使在车上他们也睡不安稳，
火车的颠簸状态让人很难熟睡。
“在茫茫的人海中，你是哪一个？

在奔腾的浪花里，我是哪一朵……”在
押运途中，吕龙总会在睡前哼唱《祖国不
会忘记》这首歌。“我觉得这首歌写的就
是我们的生活，有人懂我们，我们不寂
寞。”后来，他把手机彩铃也换成了这首
歌，还把歌词抄在了学习笔记本的扉页。

是啊，押运兵们都像歌曲中唱的那
样，早已把自己的青春融入到了祖国的
大好山河。

听，火车汽笛长鸣，他们披星戴月
又出发……

押运兵的生活没有诗意唯有远方
■刘建元 孙耀超

一个“航空班”诞生了3位总师，而

且是当今中国最先进战机的总师。这个

“航空班”有点牛。

前不久，西北工业大学举办校庆晚

会。晚会现场，歼-20总设计师杨伟、

运-20总设计师唐长红、歼-15常务副

总师赵霞3位总师同台演出，“燃爆”现

场气氛。

诗歌朗诵《致远方》中，3位总师回

首了在西工大这个“航空梦”初始的地

方，讲述为国防事业奋斗的故事。

上世纪80年代初，我国国防工业基

础薄弱，研制水平与世界先进国家有很

大差距。当杨伟第一次作为主要负责人

承担一项核心技术攻关时，这项技术在

我国还是空白。不仅如此，任务的成败

直接关系到某型战机总体设计方案的成

败，攻关团队压力之大，可想而知。

压力催生动力，挑战带来机遇。杨伟

明白，面对国内外研制水平的差距，唯有

奋起直追，才可能实现“弯道超车”。他带

领年轻团队成员挑战极限，设计出10多种

不同的方案，最终攻克了这项关键技术。

唐长红被任命为新“飞豹”战机总设

计师后，同样面临巨大压力——国家给

定的研制周期只有常规进度额的一半，

而战机的技战术指标要求之高、技术台

阶跨越之大，前所未有。

敢于打破常规，方能有所突破。唐长

红和研制团队反复论证后，决定采用国际

上最先进的飞机设计软件进行全机三维数

字化设计。创新之路并非坦途，面对来自

各方的质疑，唐长红告诉自己：在研制的紧

要关头，任何退缩都会葬送成功的良机。

那段时间，攻关组每天奋战在试验现

场，饿了啃几口饼干，困了轮流在沙发上打

个盹……最终，研制团队成功设计出国内

第一架全机电子样机，第一次实现了飞机研

制三维设计和电子预装配。从传统设计一

步跨越到国际水平，他们仅用1年的时间就

实现了国外需3-5年才能实现的技术创新。

当新“飞豹”改进型首度飞出国门，外

国飞行员进入战机的驾驶舱时，连连赞

叹：“没想到中国能造出这么好的飞机！”

对于赵霞而言，成功的背后是“沉甸

甸的责任”。刚进入研究所时，她发现仅

靠自己大学所学的知识，根本无法适应

工作需要。老专家告诉她：“在这里，那

些设计报告、工程笔记本最值钱！”听完

这句话，她一头扎进报告堆，将所里几十

年的“家产”——10多个柜子里的资料

统统“消化”了一遍。

那一年，赵霞牵头进行某项技术研

究，设计方案、仿真分析与试验结果的准

确性直接影响到飞机和飞行员的安全。

然而，这项研究不仅要投入大量精力、冒

更多的技术风险，最后能否成功还是个

未知数。心怀使命，赵霞主动请缨，在熬

过许多个不眠之夜后，终于将难题攻破。

不同的成长足迹，同样的人生追

求。矢志铸造国之重器，是军工人的崇

高理想。3位总师感慨，上大学时，他们

如饥似渴地“充电”。工作后，大家“玩

命”般与时间赛跑、向困难挑战，只为在

航空领域取得更多突破。

一台晚会一首诗歌，是分享更是激

励。3位总师回顾自己的经历，诠释了

老一辈军工人航空报国、追求卓越的精

神。他们希望将这种精神传承下去，为

航空工业创造更多的“中国奇迹”。

这个“航空班”

有点牛

国防军工E-mail:jfjbgfjg@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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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军某旅官兵对某型单兵电台设备进行通信测试。 薛子康摄


